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将解决东北问
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身上。当时
国民政府令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
向国联理事会提交了“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
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施，使日军退出占
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的要求。

1931年 9月 21日，国联在收到中国的诉求之后，
于22日召开行政院会议。会议结束后，国联仅是向中
日两国发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务须避免一切足
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与中日协
商一种切实方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生命
财产不受妨害。

此后，国联围绕中日冲突及日本撤兵问题展开多次
交涉并陆续出台三次决议，但没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
动。这是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第一次受挫。

1931年12月，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赴
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起因。1932年1月21日，
李顿调查团正式成立。从国联决定成立调查团到调查团
正式组建的这一段时间，国联围绕派遣代表的人选进行
了多次协商及大国间的博弈，最终确定的名单是：英国
人李顿任调查团团长，其他代表分别为美国人麦考益、
法国人克劳德、德国人希尼、意大利人马柯迪，中国人
顾维钧和日本人吉田任顾问。

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的目的是搜集关于九一八事变
真相的材料和证据，为中国主持“正义”。调查团的使
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形成的满洲问题，
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
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调查团的职权仅限于调
查中日关系，“调查不应直接干预中日两国军事行动，
仍需要通过即时向国联报告对冲突施加间接影响。”

李顿调查团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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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调查团活动始末
轩艳青

九 一 八 事 变 后 ，

国际联盟成立了李顿

调查团，到中国东北

调查事变的真相。该

调查团的一举一动也

成为当时国内外社会

关注的焦点，但是其

调停不仅没能阻止日

本的侵略行动，反而

加速了亚洲战争策源

地的形成。

由于当时的报道

不 多 ， 公 众 对 李 顿

调 查 团 知 之 不 多 ，

经 过 90 多 年 的 时 光

荏 苒 ， 这 一 在 历 史

关 键 点 上 几 乎 改 变

了 中 国 历 史 发 展 进

程 的 调 查 团 的 行 踪

越发扑朔迷离……

日军对调查团实行严密的“保
护”，一旦发现可疑者就立即逮
捕，“甚至连在宾馆周边散步、游
逛的人也不放过，期间至少有150
余名中国人及 50 名俄国人被逮
捕。”调查团的处境正如李顿所
说，“我们在这里 （东北） 的第一
个星期犹如恶梦。我们被迫接受
日本的‘保护’，实际上被看作囚
犯。”日军严格控制中国民众接触
调查团，对试图接触调查团的中
国民众施以暴行，“颇足使一般证
人望风却走，诸多华人，甚至有
不敢与调查团团员一面者，以故
与各界接谈，殊非易易，非秘密约
会不可。”

调查团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
占山的会晤就受到日军的阻挠。当
马占山得知国联到达哈尔滨时，为
了与调查团取得直接的联系，就派
省府参议姜松年去哈尔滨、王子馨
去齐齐哈尔与调查团联系。王子馨
到达齐齐哈尔后被日军特务机构逮
捕，马占山给国联的信件被搜出，
王子馨被日军装入麻袋从楼上扔下
来活活摔死。姜松年历经风险终于
在 5月 14日到达哈尔滨。调查团
的麦考益、雅恩古躲过日本特务的
监视到达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秘密
会见了姜松年。

很多中国民众冒着生命的危
险，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将收
集到的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以及
日军罪行的证据材料通过多种途

径递交给调查团，盼望调查团能够
“ 能 以 公 正 的 不 怕 暴 力 的 逐 条 调
查”。东北的民众将调查团视为“世
界和平的救星”，在请愿书中将日军

“种种非法的事实诉之于主持公道之
国际联盟，以俟公允的裁判。”据统
计，调查团在东北收到中文信件材
料达1550封，除两封信件外，全是
揭露日本阴谋或不承认伪满洲国的
信件。

调查团在中国的调查活动是按照
日本设定的剧本流程展开的。日本不
仅派金井清等人作为随员和调查团一
起参与调查活动；还设立了“满铁临
时联盟事务所”，负责调查团的接待
事务，监视调查团在东北的一举一
动。日军还多次与调查团成员进行秘
密会谈，例如，1932 年 5 月 28 日，
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同李顿在大连秘密
会谈。调查团自4月21日至6月5日
在东北46天内，都是在满铁的精心
安排下，对被“包装”过的东北展开
调查。在满铁的细致“招待”之下，
调查团到大连、沈阳、长春、吉林、
哈尔滨、锦州等地进行调查，如同游
山玩水一般。6月3日，李顿在给其
夫人的信中说：“我们在大连的时光
过得特别快乐。在那里观海仿佛置身
天堂。”

从调查团的行迹来看，他们关心
的不是中国的利益，不是为了给中国
主持公道。调查团的调查活动也是在
日军提供的“剧本”下进行的，发挥
的作用有限，注定了调查团的结局。

“我们被迫接受日本的‘保护’”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

从欧洲出发赴中国东北。
此月，东北全境沦陷。在行进

路线上，调查团没有选择经西伯利
亚到中国东北（这只需一周左右的
时间，是最近的一条路线），而是
选择了从海路出发，途径巴黎、伦
敦，然后绕道华盛顿，29日到达
日本，3月14日到达上海，4月21
日才最终抵达沈阳。

1932 年 2 月 29 日，李顿调查
团到达日本，并停留了11日。调
查团先后拜会了日本天皇、首相、
陆相、海相等政要以及日本银行
界、实业界的财阀，并参加日本各
地商界举办的晚宴会。据报道：

“日本政府招待甚殷，并将预先印
好关于东北三省及上海两事件之文
件，分送代表团”。调查团在访问
日本的时候，参观了京都的御所、
金阁寺，奈良的春日神社、大佛等
景点。

3 月 14 日 ， 代 表 团 到 达 上
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政府官员
以及上海总商会、新闻界等代表举
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据《大公报》
报道，调查团登陆时，“军乐大
作，以电光摄影者拥挤异常”。调
查团到达中国后，先后会见了林
森、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中

国政要。在此期间，调查团游览了
灵隐寺、中山公园、三潭印月等景
点。4月1日，调查团拜谒了中山
陵。据载：调查团“同外交部招待
委员，及励志社干事等引导，分乘
汽车二十余辆，晋谒总理陵……先
至明孝陵，各委员暨随员乃下车步
行，游览各地胜迹，且值春光明
媚，万花争发之际，各委员无不现
欢欣之色。”

调查团介入中日“一·二八”
事变后上海停战谈判，是国联调解
中日冲突的第二次受挫。1 月 21
日，调查团成立后，日军就发动

“一·二八”事变，这是对调查团
的一种挑战。然而，调查团的主要
任务是调查“满洲”问题，没有调
查“一·二八”事变的权限。调查
团为了发挥其作用，提高其影响
力，试图介入中日谈判。

调查团在上海停留的 12 日
内，为了详尽了解“一·二八”事
变的情况，不仅会晤了中国的宋子
文、吴铁城，日本的野村吉三郎、
松岗洋右，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等
人，还去闸北、江湾等战区进行视
察。然而，中日双方圆桌会议谈判
陷入僵局，调查团调停无果。

国民政府鉴于调查团在上海停
留时间过久，东北形势紧急，催促

调查团尽快离沪北上。
4月 21日，调查团分两路抵达

沈阳。此时，东三省已完全被日本
占领，日军也做好了相应的布置和
安排，“迎接”调查团的到来。满铁
为了“迎接”调查团，将调查团入
住旅馆的相关人员全部换成日本的
军警、特务，还在旅店的周围安排
很多特务密探，日夜监视调查团。李
顿到达东北后强烈地感受到：“在南
满地区，也就是说从大连到长春，我
们实际上是在日本了。流通的货币是
日本的，雇员是日本人，军队、官
员、旅馆全部是日本人的。”

日军严密控制调查团的接触对
象。调查团到达沈阳以后会谈的对象
大都是日本精心安排好的，如日本关
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的溥
仪、满铁的总裁以及日伪政府官员、
协和会等团体代表，使调查团难以接
触到中国民众。

调查团与访问对象的谈话内容也
是在日本安排好的剧本下进行的，如
李顿问溥仪是怎么来东北的，“满洲
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溥仪瞄了瞄
坐在旁边的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
和高参板垣征四郎，不得不老老实实
地按照他们事先嘱咐过的，念自己的
台词：“我是由满洲人民推戴才来
的。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愿建立的
……”

会谈结束后，调查团五位委员与
溥仪合照，喝香槟。李顿临走之时还
小声地对溥仪说道：“恭祝新满洲国
之健全的发达！”日军还强迫中国民
众成立“请愿团”，向调查团证明伪
满洲国是自治的、民主的，美化日本
的侵略行为。

调查团难以接触到中国民众

1932年 7月 20日，李顿调查团一行人
返回北平后开始起草报告书。在此期间，
调查团就报告书的起草问题赴日本与日本
政府进行沟通。李顿认识到日本政府对调
查团的看法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不打算和
任何国家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国。他们
也不关心我们的报告。”日本政府拒绝沟
通，调查团不得不返回中国继续草拟报告
书。9月4日，调查团草拟完毕报告书，离
开中国返回欧洲。

10月2日，《李顿调查报告书》在日内
瓦、南京、东京同时公布。调查报告书的
内容分为十章，前八章陈述了中日冲突的
基本事实，后两章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原则
和建议。总体而言，报告书公布了九一八
事变及以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在
承认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承认伪“满洲
国”是傀儡政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然而，报告书没有要求日本恢复九一
八事变之前的状态，却承认日本“在满洲
之利益不容漠视”。国联反对日本独占东
北，主张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
下，以“国际合作，国际共管”的方式，实
现“满洲自治”。

报告书公布以后，遭到国民党内部
爱国人士的反对。冯玉祥、李烈钧等人
对报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徒而求
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冯玉祥还明确
指出，报告书“明明白白地是一部严密
而周翔的共管中国的计划书”。亲日派汪
精 卫 之 流 则 认 为 报 告 书 “ 于 事 实 之 叙
述 ， 及 东 北 事 件 因 果 之 观 察 ， 明 白 公
允”。蒋介石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如果
拒绝会失去列强的同情。因此，国民政
府外交部于 12 月发布声明，宣称拥护
《李顿调查报告书》。但蒋介石并不完全
认同报告书的内容，认为“有修正与保
留之接受，而不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坚决反对国民
政府对国联主持公道的幻想。中共在《红
旗周报》《解放》等报刊上撰文，指出“国
联调处中日争端是为了缓解英、美等帝国
主义列强与日本在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
突”，并再三告诫中国民众，“国际联盟，
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
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
10月 6日，中共在李顿调查报告书发表之
后，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反对国联调查
报告书》的通电，指出这是瓜分中国的报
告书，“号召全国人民以革命的民族战争，
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以求得中华民族完
全的解放和独立”。

该报告书发布后，也遭到中国民众的
一致声讨。在报告书公布之前，叶圣陶就
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新闻记者们才把它看
作珍贵的材料而已，根本上就没有多大意
义。”10月4日，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
通电全国，认为“依赖国联，极端错误”。
10月 8日，北平《晨报》社评指出，报告
书“在名义上，尽量尊重中国；事实上，
充分迁就日本”。刘涅夫在《生存月刊》发
文指出“李顿伯爵等是强次 （盗） 战争的
支配者，干涉战争的领导者，同时更是压
抑反抗的阶级斗争者”。

该报告书发表之后，日本对伪“满洲
国”是傀儡政权及东北主权属于中国等结
论表示失望和反对。日本人内山完造认为

“当时在我看来，这份报告充分站在了日
本的立场，已经非常有诚意了，可是日本
政府从一开始没把这当回事”。1933 年 2
月 24 日，国联特别大会以 42 票赞成、1
票反对 （日本）、1 票弃权通过了 《李顿
调查报告书》。3 月 27 日，日本为此退出
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没能为中国
主持“公道”，也未能阻止日本不断的侵略
扩张，基本上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走了个
过场。但是，它对世界局势的走向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国联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一方
面，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推动了亚洲
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调查团调停
的失败，将国联标榜的“公证”“维护世界
和平”等盟约的外衣撕得粉碎，使世人认
清国联的真面目。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
行，不仅是当时世界局势的转折点，也是
国联日暮西山、走向衰落的落幕表演。李
顿调查团的角色定位正如李顿所说，仅仅
是一个“证人”，而不是法官也不是陪审
团。这就注定了李顿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是
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对调解中日冲突发挥
的作用不大。

（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研究生）

《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出炉

溥仪与来访的李顿调查团

▲马占山（中）与国联调查团两名记者的合影

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时入住的大和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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